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３８（１）：９～１５　　 ＣＮ５３－１２１１／Ｇ４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５６３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Ｋｕｎｍ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儿童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６－２６

作者简介：张瑞（１９９０—）女，河南驻马店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诗意·游戏·童年

———林芳萍的儿歌创作世界

张　瑞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摘要：台湾诗人林芳萍的儿歌创作已自成一体。她的儿歌文字浅白凝练、动词运用精炼，既有鲜明的节奏感

又有优美的韵律感，更具清新脱俗的质感。林芳萍注重对儿歌内在特质的探索，主要表现在：第一，在平实

的浅语、短句之中酿造出诗的意境，使其儿歌具有了诗的味道；第二，在其游戏儿歌的脉络里，从多个角度对

童年游戏精神特征做出透视；第三，其儿歌更亲合于“童年”，不仅有诗里画外的趣味与想象，更具对情感和

生命感受的细腻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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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芳萍是台湾当代儿童文学作家，至１９９１年投
入儿童文学创作至今，已出版有《我爱玩》《月亮船》

《蜜豆冰》《谁要跟我去散步》《躲猫猫抓不到》《会画

画儿的诗》等儿童诗歌，儿童散文《屋檐上的秘密》

《听水在唱歌》《阿嬷家的樱花开了》等，另有图画书

创作及翻译作品。其作品曾获“好书大家读”年度最

佳少儿读物奖、“陈国政儿童文学奖”首奖、“信谊幼

儿文学奖”首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等，并得到林

良、桂文亚等多位作家、学者的肯定。她的作品充满

了多元的特色，不论是儿童诗歌还是儿童散文，在题

材选择、主题内容、诗歌形式或是语言风格上，都呈现

了活泼多变的样貌，在作品中随处可见其个人化独特

的风格，以及她所展现的儿童文学价值。

“在儿童文学这座蓊郁的森林里，儿歌像一朵

小花。浅显的内容如纯白的花瓣，形式化为精简短

小的茎秆，在风中韵韵散发香味，引来蝴蝶蜜蜂拍翅

翩飞。这样一朵儿歌花，种植在最贴近孩子生活土

壤的花园里，虽然很小却开得很美。”［１］林芳萍就是

在儿歌这块园地里耕耘的歌者，她的儿歌有一种别

致的韵味，是带着清灵的诗意和绵长的情意酝酿而

成的。她对儿歌一往情深，教学、写作近十年来，已

然发展成独树一帜的“芳萍儿歌铺”。本文尝试着



分析阐释林芳萍儿歌“诗化”的艺术特色和其中挥

洒着的恣意的游戏精神以及其多视景的童年表达，

从而探求在现代语境下，林芳萍在儿歌创作中的艺

术可能性及张力的实践和新颖的造诣。

一、诗意的文本呈现及其现实维度

（一）歌的形式与诗的灵魂

台湾儿童文学作家桂文亚说：“儿歌讲究声韵、

趣味、琅琅上口，林芳萍善用了眼、耳、鼻、舌、身、意

的六识，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种种感觉，用巧

妙的文字呈现出来，文学的艺术感特别敏锐，让她的

儿歌往往有着诗的意境。”［１］《谁要跟我去散步》“有

着儿歌的形式，但却装着童诗的灵魂———我刻意模

糊了儿歌与童诗之间的界限”［２］２５４。林芳萍自己也

曾这样说。可见儿歌中流露出诗的味道是林芳萍创

作中的自觉意识，也是其儿歌的一种特色。如《谁

要跟我去散步？》［３］：谁要跟我去散步？／风儿拉着
我／夕阳看着我／花香绕着我／影子跟着我／一起说：
“走！走！走！”／／风儿跟我去散步／停一停，走一
走／夕阳跟我去散步／一下前，一下后／花香跟我去散
步／有时左，有时右／影子跟我去散步／手拉手，一起
走！／在许多人看来这分明就是一首优秀的儿童诗，
林芳萍是用写诗的经验和习惯在写歌，生动形象，浓

郁的诗味深深隐藏其中。同时，抑扬顿挫的节奏感

和韵律感也可以看出其是首很好的儿歌。一连串的

动词使用衬托出“我”散步时欢欣雀跃的心情，自然

意象的罗列将“我”沉醉于大自然的美好情愫凸显

出来，诗语中带着孩童的顽皮与欢喜热闹的天性，而

最后以一句“影子跟我去散步，手拉手，一起走”收

尾，像是孩子自己和自己做游戏，淡淡地流露出了热

闹之中的孤单。又如《长长的小路》［４］：长长的小

路／有花，有树／爷爷牵着我／我牵着爷爷／／走在长长
的小路／一步一步散步／看花，看树／诗人将“路”
“花”“树”不同元素糅合，老人与小孩的年龄对比，

静中有动。一大一小的意象组合充分传达了爱和美

的情感，拳拳的祖孙情意、深深的人生思考，构筑了

一幅诗情画意的心灵图像。同时儿歌中视点由小及

大、由近及远，富有层次变化，具有诗的意境美。

如泰戈尔在其１８９４年第一篇重要的诗学论文
《儿歌》中所言：“儿歌既简单又复杂，就是简朴自然

的主要标志。”［５］林芳萍正是以简洁凝练的艺术技

巧对孩子眼中的世界做真实“形状”，由此获得了非

常美妙的童诗意境，其以浅白而凝练的文字，又在纯

粹的简朴自然之外，包蕴了无限丰富的审美意涵。

林芳萍还有些儿歌旨趣丰富，含不尽之意见于

言外，不同的人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滋味。这种审美

追求缘于古典诗歌中的含蓄蕴藉，使她的儿歌更能

唤起读者审美过程中的联想和想象，展现出独特的

艺术个性。如《青果子》［１］：青果子，小又圆／挤在一
起荡秋千／／秋千荡得高／荡上了树梢／秋千荡得远／
荡到了天边———／跟太阳公公说：／“亲亲我的脸！”／
孩子的世界感受到的可能是青果子荡秋千游戏的欢

悦以及它们可爱的情态，作者曾在文章中说到她在

创作的时候是意有所指的。把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看

做青果子，看似荡秋千的欢快游戏，其实意指人生追

求高远的状态，“太阳公公”象征着内心所向往的美

好理想。《旅行的我》［３］：旅行的我，像阵风／飘向
西，飘向东／／旅行的我，像朵云／走一走，停一停／／旅
行的我，像星星／眨着好奇的大眼睛！／儿歌中把“旅
行的我”的状态比作“风”“云”和“星星”，写出了

“我”的旅途的欢欣和愉悦的心情，更象征了一种人

生的状态———年少时离家的境况。年少不知愁滋味，

追求“风”一样的自由、“云”一样的潇洒的生活状态，

以一种新奇和奋进的姿态拥抱生活。同时也流露出

离家漂泊的孤单，不同人生阶段的人读来会有不同的

心灵感受。再如《最远的地方》［３］：走吧！走吧！／到
最高的山上———／看美丽的花／／到最蓝的海洋———／
听贝壳说话／／到最远的地方———／想念我的家！／这
首儿歌里的“离家”的心情却总被“归家”的愿望牵绊

着，又象征着人生的另一新的阶段———中年时在外的

拼搏和追求，心中总有一份牵挂和想念。

儿歌是一种兼具“歌味儿”“诗美”的短小诗歌，

既要有歌曲所包蕴和传达的韵律与节奏，又要有诗

歌所具有的言语美、形态美和意境美。林芳萍的儿

歌在具备了上述美质的同时，还“有现代舞风的新

颖突破，也承袭了传统芭蕾的典雅和含蓄”①，具有

古典美的气质。如《梅花开》［１］：梅花梅花朵朵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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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台湾儿童文学作家桂文亚语。



满树红／满树白／看花的孩子走过来／花香香满怀／／
梅花梅花点点开／满山红／满山白／衔花的燕子飞过
来／屋檐下徘徊／这首儿歌艺术形式感很强，节奏韵
律感十足；“花香香满怀”一句由自然物象转入“心

象”的述说，宛如天成，诗意陡然生发；由“树”到

“山”所写之物由点及面，视野的阔大，给人宽阔诗

境的体验。“梅花”是古典诗歌中常见的意象，诗人

在创作中的古典情怀使这样的儿歌对孩子来说也是

一种古典美的陶冶。又如《海边》［１］：大海蓝蓝／渔
船点点／浪花朵朵／夕阳片片／／贝壳颗颗／躺在海边／
画画唱歌／想念夏天！／整首儿歌采用叠音、押韵的
手法把儿歌的动感以及语言的音乐性和趣味性展现

得淋漓尽致。诗人说她描写的是冬天无人的海边，

但它不是寂寥的，而是有着另一种的欢乐和美。借

用了《诗经》四言诗的特点，将古人诗句融化在自己

的诗歌中，使得儿歌也可以达到“温柔敦厚、哀而不

伤”的境界。再如《绿池塘》［１］：柳叶青青，柳条长／
落花片片，红绿黄／／小螳螂／剪断／柳丝长／搭上／花
瓣船／划进／池中央／钓起／水里的月亮！／“柳叶青
青”“落花片片”具有浓重的古典气息，画面美且清

新，又通过一系列的动词“剪断”“搭上”“划进”“钓

起”自然而然地写出了小螳螂可爱的动作和悠然的

情状，符合幼儿游戏的心态。诗情与画景并存，兼具

诗画两种艺术之美。

“我在写儿歌的时候，一直有意识地使用听觉的

语言，潜意识中也希望读者能够联想到视觉的美丽画

面，而且希望大家联想的画面是一幅动画，或者说像

现在很流行的微电影。”［２］２５２林芳萍儿歌画面很具有

美感，引起我们美的联想，如：《白鹭鸶》［１］：白鹭鸶，

像阵风／停在野姜花丛中／／白鹭鸶，像把弓／低头弯弯
水田中／／白鹭鸶，像朵云／一飞飞上了天空！／诗人描
摹了三幅画面：白鹭鸶像清风一样停留在野姜花丛中

的静态，低头在水田寻觅，展翅飞向天空。动作流畅

连贯，色彩明丽，摹状、摹形、摹色，整首儿歌中呈现的

是一幅动静相调、清新谐和的画面。又如《浪花》［１］：

一波波／一朵朵／浪花浪花手牵手／搔搔石头胳肢
窝！／／一朵朵／一波波／浪花浪花排排走／追着海鸥打
钩钩！／这里“浪花”是一个顽皮的孩子，挠石头胳肢
窝，追海鸥打钩钩，画面由近及远，声韵的和谐悦耳，

画面的动感活泼，使其具备了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林芳萍的这种既有“歌味儿”又装着“诗的灵

魂”的儿歌创作的审美追求使得她的儿歌不同一

般，儿歌“诗化”的趋势所开垦出的艺术空间是博大

的，可以说这种艺术追求也典型地代表了现代儿歌

发展的一种方向。

（二）儿歌“诗化”的现实维度

儿歌应符合幼儿特有的心理需求和欣赏趣味，

从幼儿的角度出发，反映他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既

富有幼儿情趣，又具有民歌艺术风格。［６］幼儿诗有

着与儿歌不同的艺术空间。诗讲究意境和韵味，它

在文学品类中是最能作用于人的心灵和情感的一个

文种。［７］学术界历来认为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文体

特征上的不同，儿童诗和儿歌在读者接受、题材篇

幅、艺术表现、韵律以及语言运用上各自具有自己的

特征，但两者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文体之间相互

渗透和融合不可避免，诗化的儿歌和歌化的儿童诗

都已是常见现象。上述所论及林芳萍的有些儿歌模

糊了儿歌和儿童诗的文体特点，这样的艺术方式和

尝试在现代儿歌发展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境遇？对

现代儿歌的审美范式有着什么样的改变？我们可以

从林芳萍的儿歌创作以及儿童文学作家和研究者的

视界和观点中看到答案。

将儿歌童诗化，既有韵律又有诗意，这有意无意

间也拓展了儿歌的格局。事实上林芳萍的儿歌创作

是有意遵循这一点的，刻意模糊儿歌和童诗之间的

界限。如前所述的《谁要跟我去散步》《长长的小

路》等，林芳萍的儿歌中在讲究语词与韵律限制下

仍时时展露出诗的影子。其文字十分讲究，文学的

艺术感又特别敏锐，“歌中有诗”是她文学艺术可能

性的一个维度。如《月台》［４］：火车一列一列停／火
车一列一列开／／人群一波一波去／人群一波一波
来／／一幕一幕上映在／一站一站的月台／这首儿歌在
听觉和视觉上达到了和谐统一，读完好像火车真的

在行驶，儿歌中“月台”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形象，

而是作为一个意象承载着作者的主观感受和想象

力，月台见证着人群的来来去去，人生的开始谢幕、

聚散离合是我们无法左右的，有一种淡淡的感伤情

绪。再如《眼睛》［３］：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在我的眼
睛里／有一个微笑的你／／在你的眼睛里／我看见了微
笑的自己／该诗有一种卞之琳《断章》的味道，更加
简单有力地展现了“我”和“你”的相互关联、彼此依

存，相互彰显了彼此存在的意义。

台湾儿童文学家谢武彰认为：“虽然儿歌、儿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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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渭分明，但是，优秀的创作者，融合了两者的优点，

呈现出既是儿歌又是儿童诗兼备了两种特色的作品。

这样的作品，在押韵、情趣上已经得到了相当的成就，

加上所开拓出来的气势和宽大的格局，使得局限在一

隅的儿歌，挣脱出只能表现小趣味的限制。这样的作

品，也证明事在人为，别具慧眼的作者，不断开疆辟

土，展现新意和新姿，但愿这样的做法，是儿歌未来的

新方向。”［８］儿歌和儿童诗分别属于不同的体裁，理应

分家，但是在台湾儿歌的发展过程，儿歌和儿童诗好

像是同时行进却又紧密结合的，“于是，一种有节奏

感，讲究押韵，言浅意白，富有想象力，注重美感经验

捕捉，具有人情味，能感人肺腑的小诗，便在“童诗”和

“儿歌”的婚媾中诞生了。儿歌中，明显地添加了许

多诗般唯美的想象，此种文体的互相渗透，为儿歌开

创了崭新的视界。它让儿歌在工具价值上增添了文

学的美感，儿歌因此走向“诗化”的道路，可以名正言

顺地称它为音乐性的小诗。［９］

两岸的作者和研究者，关于现代儿歌未来的发

展趋势，有着相近的看法。这种理念也影响了台湾

现代儿歌创作的方向，为许多儿歌作家践行着。

现代儿歌，作为儿童文学中的一个门类已有别于

传统儿歌。它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歌”，而且越来

越具有诗的艺术特质。从主题的拓展到意境的构造，

完全体现出了诗化倾向。不能把现代儿歌的使命只

限定在传授知识、讲解道理的框子里，它应与诗具有

同样的功效，应该靠形象、音韵、空间为孩子们提供一

个优美的意境，让孩子们在愉悦中受到某种启迪。［１０］

儿歌和儿童诗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尤其是现代创作

儿歌，它们之间有着共通的审美范式和意义价值，都

是适合儿童接受的诗歌文体，同时文体之间的相互渗

透和融合在创作中也是无法避免的，所以现代儿歌和

儿童诗的交叉结合是一种艺术上的开拓。

现代社会由于多元文化的发展，在手机、电脑、

动漫等传播媒介的冲击下，儿歌逐渐呈现边缘化趋

势，传统儿歌被人们暂时忽略，与我们渐行渐远，现

代儿歌创作队伍微弱，儿歌基本没有生存土壤和传

播平台。社会快速发展、传播媒介的变化导致现代

儿歌创作越来越充满个人化、艺术化气息，走向诗化

道路的儿歌在艺术上有诗的特征，也具有歌的味道，

这种艺术表达形式或许为现代儿歌的传播发展拨开

了一层迷雾。儿歌创作需要多元化的新机制，找回

那些源于生活的最质朴、最本真的文化资源。

二、集于形式到内容的游戏精神

心理分析学家艾瑞克森说过：“老年的智慧”与

“童年的游戏”，是人类心理发展生命季节里的丰硕

果实。作为主要以儿童为接受群体的文学，儿童文

学必然以对童年的游戏精神的探寻与表现为其根本

的审美经验对象。儿歌，是最具游戏性的一种儿童

文学文体，其中饱含天真而奇妙的游戏活动。它们

集动作、音律、想象于一体，作为最能体现儿童文学

“浅语的艺术”的特征的文体，儿歌对童年游戏精神

特征的发掘有着独特的途径与可能。

儿歌应该通过韵律、语词生动复现情景，让儿童

感受欢愉和跳跃。同时讲究和追求动态的游戏性，

将游戏和儿歌相结合，实现歌与戏的互补是儿歌一

个明显的特征。喜爱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对儿童来

说，游戏即是一种生活。

（一）形式及修辞带来的游戏性

儿歌非常重视的语音上的韵律感，本身就指向

着某种游戏的特性。“这些结构工整、排列有序、抑

扬顿挫的歌谣，在形式上包含了很大的语言游戏成

分。”［１１］５林芳萍的儿歌也以其形式、语言和内容等

来挥洒着其游戏的精神。这些小诗一样的文本以各

种形式为孩子创造出了可爱的语词游戏。

如《小河流》［１］：

小河流，流下

　　　　　　山，
　过，慢得流
河

岸，流得快，过

　　　　　　　　草
右，弯弯左，原

弯

　弯，流
　　　　　进
　　　　大
　　　　　海
　　　　的
　　　　　臂
　　　　　弯。
儿歌也可以有形状，而这首儿歌的形状又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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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呼应主题，呈现出“歌中有画”的效果，充满想象

与童趣，也有诗的情趣美，为阅读带来更多的惊奇和

游戏性的体验。林芳萍儿歌中有很多有形状的儿

歌，趣味化的文字排列，可吸引幼儿对文字的兴趣。

语言清浅易懂，表现幼儿生活中可被理解的物件与

现象，自然而充沛。

儿歌文本还通过一种有效的修辞手段来达到游

戏目的。反复、设问等辞格在儿歌中会经常出现，且

以各异的方式，程度不同地制造着儿歌的游戏意趣。

如《拔萝卜》［１２］：土里头，地底头／长了／一颗一颗萝
卜头／土外头，地上头／来了／一个一个萝卜头／／拔
了／土里头，地底头／一颗一颗萝卜头／这个儿歌文本
主要就是运用反复来达到它的表现效果，同时“土

里头”与“土外头”、“地底头”与“地上头”形成对

照，以“头”字结束，给人一种阅读上的游戏感；“萝

卜头”一语双关，既指淘气的小孩子们又指地里种

着的萝卜，表现了儿童在生活中的稚拙形态和情态。

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曾指出：人们对事物有热

烈、深切的感触时，往往不免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

申说，而所有一而再、再而三显现的形式也往往能给

予观者以一种简纯的快感。再如 《汤圆搓圆

圆》［１２］：冬至到，搓汤圆／轻轻搓，搓圆圆 ／／搓
了——— ／大汤圆，小汤圆 ／红汤圆，白汤圆／甜汤圆，
咸汤圆！／／吃一颗汤圆／许一个心愿／吃了———／大
汤圆，小汤圆／红汤圆，白汤圆／甜汤圆，咸汤圆！／这
首儿歌以“搓”和“吃”两个动作引出反复要言说的

部分“大汤圆，小汤圆；红汤圆，白汤圆；甜汤圆，咸

汤圆”，也是以一对意义相反的语词做对照，彰显着

儿歌语言游戏性的快感和恣意，同时让孩子体会到

儿歌回环往复的音韵美。《秋天的书签》［１］：秋天的

树叶／红一片，黄一片／蓝一片，橘一片／／变变变！／
变成彩色的书签———／红一片，黄一片／蓝一片，橘一
片／夹在湖边／田野／树林间……／使用反复的述说，
以儿童的思维和语言对秋天的色彩斑斓和秋景的清

爽美丽给以咏叹，连续三个“变”字表现了大自然的

更替在幼儿的眼里是一种游戏性的体验。

同时，《浪花》［１］：一波波／一朵朵／浪花浪花手
牵手／搔搔石头胳肢窝！／／一朵朵／一波波／浪花浪
花排排走／追着海鸥打勾勾。／这首儿歌中重复的手
法和律动的音律传达出了其游戏的精神特质，声音

的回环往复也给我们的听觉带来了愉悦，另外儿歌

中动作性很强，捕捉到了童心童趣。《打水漂

儿》［１］：石头石头／踮脚尖儿／轻轻跳过湖水面：／转
转圈儿／画画圆儿／／转／一圈一圈圆圈圈儿……／画／
一个一个同心圆儿……／以“儿化”音结束，给天生
具有音乐感的儿童以心理上的愉悦，轻快地传达出

了幼儿玩游戏时的欢欣。

儿歌中普遍存在着用问答来结构文本的形式，

修辞学中称之为“设问”。如《蜜豆冰》［４］：老板，老

板，来碗冰！／什么冰？蜜豆冰 ／什么蜜？甜蜜蜜 ／
什么甜？糖水甜／什么糖？ＱＱ糖／什么 Ｑ？粉圆
Ｑ／什么粉？冰凉粉／什么冰？／雪花冰，绵绵冰／吃
一口，凉冰冰／设问这种修辞手法对幼儿的文学接受
而言，最重要的是能抓住他们的集中力和注意力，激

发他们参与文本的兴趣，以语言游戏的问答形式作

歌，在你问我答间形成一种认知和情感上的交流互

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类儿歌可以说是一种富

于趣味和内涵的语言游戏，更是一种智力上的游戏。

《娃娃吃饼干》［１２］：娃娃吃饼干／边吃、边玩 ／玩什
么？蝴蝶、老虎、牛、大象／还有一艘船！／／蝴蝶呢？
飞上牛背啦 ／牛呢？老虎抓啦／老虎呢？大象踩啦／
大象呢？船载走啦／船呢？娃娃吃啦／这首儿歌不仅
仅是一首简单的设问形式的儿歌，而是以聚焦的方

式把视点定在“蝴蝶”上面，从而慢慢地扩大视野，

最后以“船呢？娃娃吃啦”做结，出人意料，把娃娃

吃饼干的过程变成了游戏的过程，大大增强了文本

的趣味性，达到了语言、想象与故事的游戏性结合的

奇妙效果，由此营造出既轻松欢快而又紧张的现实

阅读氛围，极富游戏色彩。

（二）游戏儿歌

《我爱玩》系列游戏儿歌中“跳房子”“捉迷藏”

“打弹珠”“放风筝”“躲猫猫”……本身就是儿童童

年时的游戏，此类儿歌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去书写童

年与生活，以韵文的方式表现，语言朴实、简洁，富有

生活化和情趣化。作者在文本中呈现出了一个含有

游戏内容的小情节，再现游戏儿歌文本中所特有的

游戏操作性，借助形象生动的肢体动作来传达儿歌

的节奏感，以动作和言语来实现游戏构思。如《躲

猫猫》［１２］：躲猫猫／抓不到———／追追跑跑／蹦蹦跳
跳／躲躲藏藏／拍拍叫叫！／／躲猫猫／被抓到——— ／
打打闹闹／推推抱抱／嘻嘻哈哈／说说笑笑！／通过几
个传神的动词的重叠展现了儿童游戏时的场景。

《跳房子》［１３］：捡石子／画格子／丢石子／跳格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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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脚丫子／跳过两栋大房子／《踢毽子》［１３］：一拍脚／
踢踢跳／二拍膝／跳跳踢／三摸眼睛／踢跳踢／毽子飞
到手掌心／这些游戏儿歌与幼儿的肢体或身体动作
紧密相连，内容与动作相协调，同时语言旋律抑扬顿

挫，生动活泼，“从而在最直接层面上给予游戏中的

孩子以快感，构成游戏不可或缺的重要心理成

分———游戏性体验”［１４］３５。孩子们就可以在幻想的

创造与体验中获得新奇、趣味的游戏满足。

儿歌集《小火车》中也有很多游戏情境的儿歌，

如《一把弓》［１５］：一把弓，肚子圆圆／一支箭，头儿尖
尖／拉弓／射箭／咻———／再如《小花鹿》［１５］：小花鹿，
头长角／摇摇尾巴／吃青草／老虎来了———／快跑！／
这些具有特定游戏情境的儿歌，深得孩子们喜欢，

“咻”“快跑”作结看似诗歌已经结束，但又是儿童追

逐游戏的开始，动词的精准使用，使其游戏性更强。

林芳萍的儿歌通过种种方式复现童年游戏精神

的酣畅淋漓和欢愉恣肆，这符合传统儿歌本身的旨

归，同时也展现了她在艺术特色上推陈出新的功力。

“所有的儿歌文本都是以整合的态势显示出游戏性

的，音韵、节奏、形式和意义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

游戏的文学文本。”［１４］３８游戏是孩子最显然的天性，

也是儿童呈示生命自我存在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它

根植于儿童的自然生命，体示的是儿童生命力的饱

满和昂扬。童年的游戏之于孩子是其生命中最美好

的体验；游戏相伴的童年是人生里最幸福的时光。

林芳萍儿歌中充溢着的游戏精神带给儿童的是释放

的快乐，生命成长的满足。此种创作理念与实践对

现代儿歌的发展有着深广的启迪意义。

三、多维视景的童年表达

“儿童文学人是固守历史的人，是将童年历史

形而上学最突出的一部分群体，因此才能用显在的

作品存活童年为永恒的现实。”［１６］只有写出童年的

真实样貌形态、情感和精神生活，才能吸引孩子们的

目光，共鸣他们丰富的感觉想象世界，从而产生真实

的、深刻的情感回应。作为一种口头文学样式，儿歌

最具有人之初文学的意义，采用口语化韵语来叙事

表意，开掘出了本真而纯净的童年意象。林芳萍的

儿歌对童性的把握十分精准，使“儿歌”亲合于“童

年”，可以说通达到了童年内在的精神生命。

林芳萍儿歌在童年表达的艺术面向上做出了自

己的呈现和阐释，从表象描摹到内心呈示，她的儿歌

都触碰到了儿童生命初始和成长阶段最自然、最本

真的生命情态：一是在诗语的美质和游戏性的探求

上，儿歌内涵丰富，善于从幼儿日常生活点滴出发，

对现实童年作艺术呈现；二是努力捕捉凝聚童年的

精神实质，把握孩子心理层面，敞开属于孩子的自己

的表达和精神感觉，从更深层次书写孩子与童年。

（一）诗人采用美而纯白的儿童语言将生活中

的原汁原味描摹出来，儿歌中蕴含着丰富的幼儿生

活体验

在这一审美境域，幼年时期的生活状态犹如律

动的音乐一般美妙而又欢乐，一派和谐自然，完全处

于一种总体生活理想视界内。

在成人生活体验中，转眼间，长大的自己和童年

时的自己已经身处两个不同的世界。儿歌的欢悦动

感需要回到童年本身，林芳萍的儿歌是如何走进幼儿

生活和童年世界的呢？台湾儿童文学作家林良曾说：

发现童年，就是最佳的写作题材。有一颗贴近孩子的

心，有一颗写诗的心，怀着这两颗心，林芳萍的儿歌描

写中自然充满着孩子的所思所爱和其纯真的情态。

捉迷藏／哪里藏？／绿草丛里藏一藏／／伸出头／
望一望／头上一只绿螳螂

———《捉迷藏》

大弹珠／圆圆脸／／小弹珠／脸圆圆／／圆圆脸和脸
圆圆／碰碰头／亲亲脸

———《打弹珠》

水果泡泡满天跑／大西瓜，水蜜桃／一颗一颗小
葡萄……／／啵！啵！啵！／不见了／是谁偷吃掉？

———《吹泡泡》

风轻轻吹／烟轻轻飞／一群孩子／静静围着／小土
堆———／有的张大嘴／有的皱着眉／有的翘着腿／有的
流口水／／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等／风轻轻吹／烟轻
轻飞／烤熟的番薯／慢慢飘出了香味……

———《烤番薯》

游戏和食物可以说是占据了孩子们大部分的童

年生活世界，捉迷藏、打弹珠、吹泡泡、跳房子……这

些年幼时的游戏项目进入儿歌书写中时，好像更加具

象化、鲜活了起来，念诵间就可以感受到其韵律感，孩

子的游戏活动是自然天成、无比欢乐的，童年的生命

能量由此而发散出来，亲切而丰富的生活世界扑面而

来。食物在幼儿文学中也是备受欢迎的，一群孩子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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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小土堆期待着烤熟的番薯，通过对这么一件稀疏平

常的事情的描摹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不同的童年风

景：孩子与孩子、孩子与生活，因为附着了一种美好的

童年生态样貌，童年间性关系便也更加圆融和谐。

小蜗牛／慢慢爬／看看草／看看花／过田野／和篱
笆／／天黑了／不用怕－／我的壳／是一件铁盔甲／我的
壳／就是我的家！

———《蜗牛》

大章鱼／八只脚／追着彩色鱼儿跑／／大蚌壳／拍
拍手／边加油边吐泡泡／／大龙虾／静静瞧／长长触角
摇一摇／／大海龟／微微笑／盖着水草睡午觉／／大鲨
鱼／一来到／大嘴一张全吃掉！ ———《海底世界》

小小脚丫／穿鞋穿袜／泥地踏踏／／一个鞋印／开
一朵花／两个鞋印／变只小鸭／聒聒聒聒／／走回家

———《鞋印花》

月亮船／天上开／摇摇摆摆走过来／云朵儿／快让
开！／银色月光撒下来／捕到星星一大袋／送给地上
的乖小孩

———《月亮船》

伴着与生俱来的“泛灵”思想，在孩子的眼中，

小动物们也是他们生活中的玩伴，看花看草的小蜗

牛，是带着自己的“家”旅行的；在海底世界中，让人

害怕而且霸道的大鲨鱼又好像有点儿调皮任性的自

己的影子；光着脚丫踏水花，像只小鸭走回家，踩出

一串串鞋印花，这件事在孩子的心中是多么美好和

欢乐；遥不可及的星星在幼儿的眼里可以开着月亮

船“捕”捉到，充满童趣的夸张，让人看到儿童思想

世界的丰富和斑斓，简单与稚拙。孩子的童年生活

体验自如地与自然世界融为一体，所爱所乐的事情

都是在大自然中进行的，这和现实童年与自然的疏

离状态形成了对照，这种面向的创作有其现实价值

和现代性的诉求。

（二）诗人关注到了孩子的内心的宇宙世界，触

及孩子的自我表达和内在情感这一审美维度，这是

难能可贵的

儿歌创作不单是简单诗语的游戏，它亦能够传

达孩子甚至是成人的内心世界。而林芳萍在创作中

也有这样的意识：儿歌要体现对人的情感和生命感

受的细腻传达。

走进　长长的小巷／看见　方方的门窗／点亮暖
暖的灯光／飘出热热的饭菜香／／那是我的家／我的家

就在前方……

———《回家》

走吧／走吧／到最高的山上—／看美丽的花／／到
最蓝的海洋—／听贝壳说话／／到最远的地方—／想念
我的家！

———《最远的地方》

凤凰花儿开／一朵朵 一排排／从墙内到墙外─／
向我招招手，说拜拜／／树上蝉儿叫／一声大 一声小／
一声低一声高—／想念的歌声，处处绕……

———《凤凰花儿开》

“家”在童年的生命中是无比的温暖，是童年心

灵的美好港湾，诗意简单明白，折射出了儿童对于

“家”的喜爱和依靠的内心情感。“想念”一词虽平

常却在幼儿言语发展相适阶段，饱含着他们内心的

所有温暖。诗人对儿童心灵世界的把握，凝住了自

身的童年体验，并将其化为审美体验。儿童的世界

是一个诗化的、柔软的、艺术的世界，而童年本身也

是深刻而丰富，充满着生机和秘密的，对儿童内心情

感的关注是诗人创作中的自我意识，通过真正“浅

语的艺术”通达儿童丰富的内心世界，这种尝试是

可贵的。从我们所接触到的儿歌作品中可以看到，

纯真的、美好的童年品质和儿童世界是大多数儿歌

所要强调和赞美的，林芳萍的儿歌创作也是如此，儿

童内心的“恶”、负面的情绪却鲜有提及，可见诗人

这一创作意识的挖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结语

优秀的儿歌，应该是成人与儿童共享的精神产

品，以其自然诗意、简洁真纯的艺术表达，通达人们的

心灵世界，于清浅之中寄寓遥深，于朴拙之中蕴藏机

趣和睿智。林芳萍的儿歌既追求押韵和节奏感，又有

着诗美的意境，是音乐性的小诗的典范，也代表着现

代儿歌发展的一个维度；同时她以其创作实践从多个

角度对童年游戏精神以及童年本身做出透视，这些展

现了她对儿歌创作的勇于尝试。“如何承继古老儿歌

的艺术和审美传统，创造既能保存传统儿歌的文化天

性和美学神韵，又能表现现代生活、反映这一文体样

式发展时代特征的新儿歌，应该是当代儿歌创作者的

一种使命和责任。”［１７］林芳萍正以她的创作实践担起

了当代儿歌创作者的肩上之任。

（下转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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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逐王降汉，僮仆都尉方才废除。西域都护设立，标

志着汉朝在西域统治的最终确立，西域自此成为中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王莽统治年间，因与匈奴关系破裂，匈奴复大举

进攻西域。在此背景下，焉耆再次投靠匈奴，并首揭

叛汉大旗，杀死西域都护。此后，焉耆又击败前往征

伐的王骏大军，焉耆再次成为匈奴在西域统治的

重心。

永平十七年（７４年），明帝遣奉车都尉窦固、
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击破匈

奴于蒲类海上，攻入车师。初置西域都护、戊己校

尉，东汉第一次沟通西域。东汉永平十八年（７５
年），匈奴联合焉耆、龟兹等属国大举进攻东汉在

西域的驻军，焉耆、龟兹攻西域都护陈睦。于是，

东汉与西域联系第一次断绝。永平六年（６３年）
秋，班超发兵征讨焉耆，杀焉耆王广，更立元孟为

焉耆王，西域诸国重新纳质于汉，东汉与西域联系

得以二次疏通。永初元年（１０７年），因羌人起义，
安帝下诏罢西域都护及伊吾、柳中屯田。东汉势

力撤出西域，匈奴重新收属诸国。东汉与西域联

系第二次断绝。永建二年（１２７年），班勇与张朗

联合击焉耆。焉耆归降，疏勒、于阗和莎车等国均

遣使奉献。东汉第三次统一西域。迨至建宁三年

（１７１年），东汉一直能有效管理焉耆。此后，随着
东汉朝廷朋党政治斗争加剧，国力渐衰，汉室已无

力控制西域，汉朝与焉耆的关系自此中断。

作为西域的中心，焉耆的向北就是汉匈双方在

西部战线斗争胜负的风向标。统观汉朝与焉耆关系

的演变，不难看出，其演变过程受汉匈关系的影响甚

大。匈奴与汉朝关系恶化，重新控制西域时，焉耆就

首先叛汉，与汉为敌，成为匈奴在西域统治的急先

锋。而每次汉军收复西域时，焉耆也是抵抗到最后

的绿洲国家。随着汉军征服焉耆，汉朝在西域的统

治方才宣告最终确立。较之汉朝，焉耆与匈奴的关

系更为坚定。故此，汉朝与焉耆的关系也就表现为

战争多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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